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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堆里寻觅天津皇会
文图/高惠军

史料钩沉1936年的盛况 百道花会献艺万人空巷

1936年天津皇会中的西沽太平花鼓。

笔者好友丁承宇提供的1936年报道天津皇会内容的手抄资料。

影像故纸 珍存旧影
1936年举办的天津皇会资料是

极为丰富和珍贵的。其中包括由张
玉亭（天津人）执导，北平中国摄影公
司拍摄的新闻影片，这是历史上唯一
一部以电影的动态艺术形式留下的
天津皇会珍贵资料（目前在网上已有
片段性传播）；由天津中国摄影公司
拍摄的一组皇会老照片，让人们真切
认识到什么叫做“万人空巷”的盛况；
由徐肇琼撰写的《天津皇会考》、望云
居士和津沽闲人合撰的《天津皇会考
纪》（据1936年3月31日《中南报》广
告载：宣传多日之“天津皇会考纪”一
书现已编印出版，内容所载关于皇会
历年盛况，无不精详备至，并附照
片。每册特价四角，总售处为河北大
胡同大东书局云），都为我们留下了
珍贵详实的天津民间花会宝贵资
料。再有就是1936年的报刊、杂志
所刊新闻和专题报道，如《商报画刊》
连载张次溪所著《天津游览志》中的
天津皇会部分；《玫瑰画报》刊登署名
远眺的《皇会写实》等等。

但不得不说的是，1936年的天津
皇会已经失去了往日风采。长期的
军阀混战使得经济萧条、民生凋敝，
人们早已失去参加皇会活动的兴趣
和热情。加之当年天津有识之士对
皇会的批判：“封建迷信”“火灾事故，
伤人害命”“祸乱治安”“耗费钱财”

“市井无赖借机敲诈敛财”以及“官
（曹锟）妾动议”等等，斥责之声不绝
于耳。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寇贪婪
的目光正虎视眈眈地盯向平津、盯向
华北、盯向了全中国……但是，不管
当时出于何种理由和信念，天津人终
究是完成了“大苦难”前的“绝唱”，留
下了潇洒、豪迈、无所畏惧的一页“黄
报”（注：民间花会参加皇会前粘贴在
天后宫院墙上黄纸黑字的会贴）。

花会云集 盛况依然
1936年的皇会一波三折。且不

说“由于生活的窘迫，许多花会多已解
散，筹委会虽数次拜会请会，终不能如
愿”；还有因时局考量，时任河北省政
府主席宋哲元下达“务须停办皇会”的
命令，但后经萧振瀛“反复陈情”，终于
得到“一日为限”的批复。尽管如此，
从当年各种报刊所载的消息看，这场
皇会还是持续了七八天。
《中南报》1936年4月8日（农历

三月十七）载：“津市‘皇会’改变游艺
会后，昨日为第一日，津市马路及天后
宫内外，男女游人如堵，市当局并准北
平中国摄影公司专利拍摄新闻影片。
该公司已派张玉亭来津，昨日已开始
摄照，最近期将先于平津各电影院开
演云。”也就是说，在皇会筹委会的努
力下，在市府的默许下，在天津老百姓
（民间花会）自发参与下，“一切照旧”，
并取得了轰动一时的社会影响。这场

皇会令天津的市场得以短暂繁荣，令
动荡时局带给人们的不安与焦虑得到
瞬间释放。毫无疑问，这期间最出彩
的还是来到天后宫参加皇会的各道民
间花会队伍。
《中南报》1936年4月12日（农历

三月二十一）刊文载：“各游艺会出发
次序计：一、河东盐坨六局净街会；
二、姜家井捷兽老会；三、独流北街通
庆中幡；四、长春堂施药会；五、乡祠
前远音跨鼓；六、西沽太平花鼓；七、
侯家后永音法鼓；八、南头窑同心法
鼓；九、陈家沟子德善重阁；十、河东
崇雅音乐；十一、妙峰山联合助善会；
十二、东码头同心东（疑为‘京’）秧
歌；十三、龙亭前井音法鼓；十四、永
丰屯西池八仙；十五、西头太阳宫庚
济助善会；十六、河东李家台小福源
京秧歌；十七、公馀同乐五虎杠箱；十
八、北城根集善老杠箱；十九、汉律华
音吹会；二十、小园村西园法鼓；二十
一、河北老贡院公议阵图老会；二十
二、大胡同双伞秧歌；二十三、翟（疑
为‘霍’）家嘴平音法鼓；二十四、河东
锦衣卫桥和音法鼓；二十五、拴马桩
云照灵官灯亭；二十六、东南角庆寿
八仙；二十七、天后宫前宫音法鼓；二
十八、芥园西花音法鼓；二十九、西头
教场献花老会；三十、老县署公议接
香老会；三十一、天后宫天（疑为
‘添’）寿花瓶道众进香；三十二、海屋
添筹灯亭；三十三、大觉庵金音法鼓；

三十四、南门内接香老会；三十五、津
道鹤龄；三十六、钱商公会銮驾；三十
七、新福社献灯老会；三十八、通纲銮
驾；三十九、扫殿会会员；四十、通纲
黄轿天后圣母像”。（注：此花会出行
名单与《天津皇会考纪》“本年皇会各
会参加秩序”所记有较大出入。）
《大中时报》1936年4月11日（农

历三月二十）消息称：“昨日出外踩街
各会，计为郭家庄同乐高跷、沈家庄
秧歌、河东姚家台秧歌、尚师夫坟地
高跷、姚家台京秧歌、徐家冰窖八蜡
庙老会、庸报俱乐部五虎少林会、华
北戏院神童小高跷、河东小集高跷
会、全音法鼓、平音法鼓、和音法鼓等
十二项”。此十二道会除三道法鼓会
外，均未列入三月二十二的老娘娘出
巡行香活动序列。但不管如何，他们
还是提前来到天后宫出会踩街，凸显
了民众参加天后诞辰庆典的热情。
所以这些未被筹委会列入“黄报”的
民间花会队伍，在《天津皇会考纪》一
书中见不到其名号也就理所当然了。

善会茶棚 助兴添彩
在天津传统皇会活动中，除了有

诸多表演性的民间花会队伍外，还有
众多临时搭建的“善会茶棚”助威助
兴，向花会队伍和参会大众免费提供
茶水或小吃。那些由富商豪绅搭建的
大型茶棚，甚至被称为“老娘娘的行
宫”，里面摆设着老娘娘的塑像，供桌、
供品、上好的檀香一应俱全。棚中除
多备方桌板凳、茶壶茶碗供亲朋好友、
同道同仁休息外，还陈列着各种名人
字画、古董瓷器。人来人往，拜见引
荐，别有一番热闹景象。如《庸报》
1936年4月12日（农历三月二十一）
刊文：“昨日黄轿出巡，由千福寺接驾，
接驾会请妙峰山全体联合善会总会长
杨锡庆参加。各会员计有：浮面会、阖
郡公议大乐、阖郡代香大乐会、助善老
会、同善堂、知善堂、瓜打石、双龙岭门
幡、联灯会众善汽灯会、公善汽灯会、
贵子港蜜供会、妙尔窪信意堂公议老
路灯会、全音法鼓、圣照灯亭。由十六
日至十九日（农历）在千福寺后殿设
摆，各善会所陈设之古玩，价值约十余
万元。会长及各会员均热心公益，不
敛不化，四日所用之工费，均由自备，
共用南市天一坊之菜，计四百余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天
津的民间老艺人们迅速将其视为珍
宝——花会中有历史传承的器具隐
藏起来，偃旗息鼓，彻底终止了延续
数百年的“皇会”……

然而，那份曾经的热烈、酣畅，终
究在天津人苦楚的心中留下了一丝慰
藉，成为人们悠永的念想。

说起“皇会”，已经被越来

越多的天津人所熟悉。特别

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天后

宫举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天津皇会活化展演”活

动，已成为天津人乃至来自全

国各地的游客、文化交流团体

特别关注的地方性民俗文化

盛举。活动由天后宫发起，由

古文化街商户资助，邀请京津

冀各地民间花会表演团体助

兴，形成了每年一次的“文化

盛宴”，极大地丰富着市民的

文化生活。

作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活态传承”的典范，“皇

会”使那些淡出大众视野的天

津及周边地区民间花会、老会、

圣会，有了一展风姿的机会。

天津皇会作为国家级“非遗”民

俗类项目中的翘楚，承载着天

津人的性格与个性，彰显着醇

厚的民风民俗，体现着津沽独

具特色的艺术崇尚和创造精

神。本期“话说天津皇会”，将

带您从故纸记录的花会参演规

模了解旧时的“皇会”。

话说天津皇会


